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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新探索

杨 剑 虹

秦汉时期
,

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阶段
。

这一时期
,

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处于领先

地位
。

在这广阔的地区
,

铁器和牛耕已经普遍推广
,

而且农耕的主要工具犁桦按装上了犁壁
,

利于深耕和翻土
;
赵过发明的代田法推广后

,

有利于禾稼的生长 , 褛车的发现
,

结束了漫田
`

撒种的粗放的播种方法
。

西汉时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 已经普遍并始精耕细作
。

江南的农业生产情况是如何呢 ? 司马迁在《史记
·

货殖列传》中说
: “

总之
,

楚越之
,

地
,

地

广人希
,

饭稻羹鱼
,

或火耕而水褥
,

果隋赢蛤
,

不待贾而足
,

地粼饶食
,

无饥懂之患
,

以故

告窥偷生
,

无积聚而多贫
。

是故江
、

淮以南
,

无谏饿之人
,

亦无千金之家
。 ”

我们认为司马迁

对江南经济的估计有片面性
,

下面谈一谈自己的看法
。

江南农耕要进行
“

火耕水褥
” ,

不仅西汉时如此
,

甚至八百年后的隋代仍然如此
。

《隋书
·

地理志》载
: “

江南之俗
,

火耕水褥
,

食鱼与稻
,

以渔为猎为业
,

虽无蓄积之资
,

然而亦无饥

馁
。 ”

在这八百年中
,

江南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
,

特别是六朝时期
,

北方人民南移
,

带去

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
,

南方的农业生产迎头赶上
,

为唐
、

宋时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
。

由此可知
,

火耕水褥仅是农耕技术的一种
,

并非代表农业生产全部
。

西汉时究竟是如何
“

火耕水褥
”

的呢? 《史记
·

货殖列传》注引张守节《正义》云 : “

言风 草

下种
,

苗生大而草生小
,

以水灌之
,

则草死而苗无损也
。 ”

意思是
,

禾苗生长
,

禾苗大于杂草之

际
,

灌水淹死杂草
。

另外《汉书
·

武帝纪》应韵注
: “

烧草下水种稻
,

草与稻并生
,

高七八寸
,

因

悉荃去
,

复下水灌之
,

草死
,

独稻长
,

所谓火耕水褥
。 ”

意思是禾苗长到七八寸时
,

禾苗与草一起

割去
,

再灌水淹
,

草死
,

禾苗重新生长
。

这两种解释都不可信
,

第一
,

水是淹不死杂草的
;
第二

,

禾

苗与杂草一起割去
,

结果禾苗与草俱亡
。

比较合理的解释是《周礼
·

地官稻人条》云 : “

稻人
,

掌稼

下地
,

以猪畜水
,

以防止水
,

以沟荡水
,

以遂均水
,

以列舍水
,

以侩写水
,

以涉扬其艾
。

作田
,

凡稼

择
,

夏以水珍草而荃芙之
。 ” 《周礼》是战国时作品

,

最迟不晚于西汉
,

水稻栽培主要是在荆
、

扬

地区
,

文中提到猪
、

防
、

沟
、

.

遂
、

列
、

侩蓄水
、

防水
、

灌水
、

排水等一系列措施
。

其次是除

草
,

六月向田中灌水
,

使野草烂死
,

秋季水干割去未死野草
,

再到春天放水检出割下杂草
,

先后整田种稻
。

可见
,

使草渍水腐死
,

有化草为肥作用
。

从整个耕作过程来看
,

水利系列是

最主要的
,

已经接近精耕细作
,

决非自然植被自然恢复地力的撩荒制
。

《盐铁论
·

通有篇 》云 : “

(荆扬 )伐木而树谷
,

播莱而播粟
。 ” 。

江南地广人稀
,

西汉社会安

定
,

人 口繁殖
,

北方人民又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
,

所以要伐树开荒殖谷
,

扩大耕地面积
。

新

开垦耕地地力薄
,

需要采取输作制
, “

莱
,

休不耕者
”

①
,

播莱是指烧草
,

是农作休闲制
。

可

见
,

地力恢复 已不依赖自然植被
,

而在于翻耕
、

施肥
,

火耕垦辟功能已退化
,

作用仅限于施

肥
。

仅仅从
“

火耕水褥
”

的考释是难以全面反映江南农业耕作状况的
。

我们还需要从不同角度



进行考查
。

江南水稻栽培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
,

例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中发 现 了40 。平

方米的稻谷
、

稻壳和稻草堆积
,

厚度浅的 10 一 20 厘米
,

厚度深的是 70 一 80 厘米
,

估计稻谷可

达 12 。吨以上
,

与稻谷共存的石制农具有石耗
、

骨耙
、

石铲
、

石镇
、

石犁和石制破土器②
。

利

用石犁和破土器开挖沟渠
,

才能进行排灌
,

这就说明河姆渡的先越人民已经由刀耕火种
,

进

入耙耕火种
,

也就是由原始生荒耕作制
,

进入熟荒耕作制阶段
。

这种耕作方式持续了数千年
,

如在 3 7 。。年到 3 3 0 。年前
,

在今天的江苏无锡仙羞墩
、

南京庙山
、

吴县草鞋山
、

浙江杭水田阪
、

桐乡罗家角
、

安灰潜山薛家岗地的文化层都发现了炭化古稻与石粕等农具
。

在三千多年前
,

长江中游的湖北京山屈家岭
、

天门右家河
、

武昌放鹰台
、

宜都红花套
、

枝江关庙山
、

江陵毛家山
、

郧县青龙泉等地
,

都有古稻遗存和石制农具出土
,

特别是京山屈

家岭文化遗存中
,

稻谷堆积在 1 20 吨左右⑧
。

据研究
,

稻谷属大粒的粳型稻
,

与本世纪 50 年代

江汉平原普遍种植的稻谷相同④
。

殷周时期
,

江南同中原一样进入青铜器时期
,

但农业生产工具仍然是石制的犁
、

刀
、

斧

和木制的来等
,

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明显的变化
。

春秋战国是青铜器生产工具广泛应用时期
,

南方也不例外
。

长江中流
,

楚国的铜矿开采和铜器制造居全国首位
。

大冶铜录山 (今湖 北 省

黄石市西南 ) 的铜矿遗址发掘
,

其中烁铜炉八座
,

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上千件
。

有人认为

这是越人的开矿遗址
。

近两年
,

在湖北钟祥义发现了两处炼铜遗址
,

一在城东东桥镇谢家湾

窑咀子烁铜遗址
,

烁铜炉一座 , 另一遗址在城北洋梓镇铜室窝
,

除铜烁炉外
,

还发现了 3 米

深的矿井⑤
。

这就证明文献之说
:

荆山
“

其阳多赤金
”

⑥
,

楚国
“

有蔽日云连 徒 洲
,

金
、

木
、

竹
、

箭之所生也
。 ”

⑦楚国大量开采铜矿
,

因此铜器制造也是大量的
,

如楚壮王曾经 说
: “

楚 国

折钩之嚎
,

足以为九鼎
。 ”

⑧虽然有些夸张
,

但从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器总重量就有一吨

左右
,

那么楚国拥有铜器数量之丰富就不言而喻了
。

长江下流
,

越国的冶铜事业是很发展的
,

如《周礼
·

考工记 》 : “

粤无搏…… 粤之无搏也
,

非无搏也
,

夫人而能为搏也
。 ”

郑注
: “

言丈夫人人能作是器
,

不须国工
,

粤地涂泥
,

多草藏
,

而山出金锡
,

铸造之业
,
田器尤多

。 ”

粤即越
,

这一文献记载是完全可信的
,

因为可以得到出

土文物的印证
。

如江苏金值县城东公社鳖墩的西周晚期墓中出土硬陶罐中有青铜 2 30 块
,

重约

70 0公斤
; 句容

、

丹阳
、

漂水的土墩墓或窖藏中也出土铜块
; 昆山县兵希公社盛庄的青 铜 冶

炼遗址中出土青铜 80 块
,

每块重 48
.

5斤
,

共重 4 2 8 0 0斤
;
浙江省绍兴西施山冶炼遗址出土有冶

铜坳锅⑨
。

考古发崛还证明青铜农具在南方已经普遍应用了
。

在今浙江
、

安徽
、

江苏
、

湖北
、

湖南

等省的一些地
、

县都有攫
、

铲
、

番
、

镰
、

斧等青铜农具出土L
。

青铜农具的广泛应用
,

必然

要促进农业耕作技术的发展
。

春秋晚期
,

我国已经进入 了铁器时期
,

南方也是如此
,

如春秋长沙
“

楚墓出土 铁器 20 多

件@
。

战国时楚墓出土铁器有 2 41 件
,

计有铸铁
、

刚剑
、

铁锄
、

铁斧
、

铁锌等L
。

据荆州博物

馆的统计
,

楚都纪南城遗址
、

江陵雨台山楚墓等处
,

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
,

如铁镭
、

铁 口来
、

铁斧
、

铁撅
、

铁镰等
。

其中的双头铁镭
,

它的形状
、

特点
,

十分适合江汉平原的水田耕作
。

长江下流有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有铁块和铁条各一件L
。

铁器的广泛使用必然要使农耕技术发生新突破
,

主要表现在牛耕的推广
,

南方也不例外
,

如长江中游
,

秦昭王派兵攻破邹都后
,

建立了南郡
,

铁器和牛耕在这里推广
,

可以从云梦睡

虎地秦墓竹简得到证明
。

竹简记载
: “

殷 (假 )铁器
,

销敝不胜而毁者
,

为用书
,

受勿责
。 ”

@ 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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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可以向政府借用铁制工具
,

损坏后
,

只要交回原物
,

不必赔偿
,

这种优惠的条件
,

为铁器

工具推广提供了良好条件
。

又云 : “

以四月
、

七月
、

十月
、

正月庸田牛
。

卒岁
,

以正月 大课

之
,

最
,

赐田音夫壶酉 (酒 )束脯
,

为早 (皂 )者除一更
,

赐牛长 日三旬 ; 殿者
,

淬田音夫
,

罚

冗皂者二月
,

其以牛田
,

牛减絮
,

治 (答) 主者寸十
。

有 (又 )里课之
,

最者
,

踢 田典日旬 ,殿
,

治 (答 )州
。 ”
L 田牛是指耕牛

,

每年都要举行四次评比大会
,

其中正月的一次是要进行考核
,

成绩优秀的
,

田尚夫和饲养员受奖
,

牛瘦后腰围缩少的他们要受罚
。

耕牛是农民的宝贝
,

秦

政府对她如此珍视
,

每年都要评比
,

实行奖勤罚惰
,

必然会使牛耕在南郡迅速推广
。

今湖南省
、

秦代的长沙郡
,

率先推行牛耕
,

汉初南越的牛耕和铁器是从这里输入的
。

如
.

高后时
,

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
” ,

南越王赵佗认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
,

因此发兵攻打
。

文帝

时
,

赵佗认为
“

高后 自临用事
,

近 细士
,

信谗臣
,

别蛮夷
,

出今 日
: “

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
,

马牛羊即予
,

予牡
,

毋与牡
。 ”

L 由此可以证明南越的铁器
、

耕牛是从长沙国输入的
,

该地区

的铁器
、

牛耕已经推广了
。

秦代在长江下游设会稽郡
,

曾把北方人民迁到这里
,

还不断派遣成卒和滴戍 ; 江南人民

也要到咸阳服摇役和兵役
。

人员往来促进了农业技术去南方推广
。

如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

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
,

题 日
: “

东阳田器志
” ,

第二行有
“

人插份
” ,

第三 行
“

口 口

十八其九在中
” ,

残缺大甚
,

难以辨认
。

还有一件木腆
,

文云
: “
口口口口口口口具一十二 口

金之枕一百二桃
,

插五十三
,

粗一百十六
。 ”

背面文云
: “

插删、其一可 ?( )叙一百升具
,

口口

口口具
。 ”

插即铁镭
,

粗即铁锄
,

再结合广西各地汉墓出土实物来看
,

广西已经流行有铁镭
、

锄
、

铲
、

耙
、

斧等农具
,

器形与北方完全一致
。

再从罗泊湾一号汉墓的
“

东 阳田器志
”
推断

,

广西农具是从东阳输入的
,

东阳是今野贻县@
,

汉属临淮郡
,

与之密临的会稽郡必然要推行

铁器与牛耕了
。

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 71 件
,

农具 18 件
,

其中铁犁一件
,

它的形式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L
。

由以上可以看 出
,

秦汉时铁器和牛耕已经在长江中下游 以及广西
、

福建推行了
。

铜铁器的应用为较大规模的水利兴修提供条件
。

兴修水利首先是从楚国开始的
,

因为它

位处长江中游
。

在春秋中期
,

因长江输沙量增加
,

使得云梦泽地区的江汉三角洲平原扩大
,

江湖分离
,

荆江主河道 已经确立
。

楚庄王命令尹孙叔敖开凿人工运河— 扬水
, “

通渠
:
汉 水

云梦之野
”

L
,

自西南 向东北沟通长江与汉水
; 后又命他开凿芍酸

,

这里合理利用淮河南岸有

利地形
,

以史灌河
、

湃河
、

肥河等支流为水原
,

兴筑一系列破塘
,

如期思
、

阳泉
、

大业
、

安

丰等欧塘
,

能蓄
、

能灌
、

能排 的综合水利工程
, “

阪经百里
,

溉田万顷
”

L
。

又如湖北宜城原

是楚的郡都
, “

楚时
,

于宜城东
,

穿渠上 口
”

@
,

东汉时扩展成木里渠
。

战国时
,

楚国又修起

了白起渠
, “

白起渠溉三千顷
,

膏良肥美
,

更为沃壤也
。 ”

@

吴越两国主要修筑肢塘
,

以利稻田的灌水
。

如
: “

吴西野鹿酸者
,

吴王田也
” , “

无 锡 湖

者
,

春申君治以为酸
,

凿语昭读以东到大田
,

田名管卑
。

凿青卑下以南注太湖
,

以写西野
,

去县三十五里
。 ”

L
“

富中大塘者
,

勾践治以为义田
,

为肥饶
,

谓之富中
。 ”

⑧这些都是吴 越 重

视兴修水利的写照
。

秦始皇统一江南
,

设会稽郡
,

开凿河道
,

兴修酸塘
。

史书记载
: “

秦始皇造道 (通 )陵南
,

可

通道
,

到由拳塞
,

同起马塘
,

湛以为破
,

治陵陵水道到钱塘
,

越地
,

通浙江
,

秦始皇发会稽

造起马塘破可 以蓄水灌田
,

又凿通河道与钱塘江
、

浙江相通
,

两岸可种树
、

灌田
,

促进生产

适戍卒
,

治通陵高以南陵
,

道
,

县相属
。 ”

L发展
,

水路两岸
, “

道
、

县相属
” ,

一派兴旺景象
。

西汉时
,

江南人民对破塘的作用有充分认识
,

所谓
“

禹遭洪水
,

患破墉之事
”

⑧
,

有了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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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
,

可以放水溉田
, “
同酸而概田

,

其受水均也
”

@
,

而 目计算出
“

十顷之酸可以灌田四十顷
,

而一顷之破可以灌田四顷
,

大小衰然
。 ”

L所以
,

汉代江南水利兴修又前进了一步
。

施肥是夺取粮食丰产的重要条件
。

春秋时
,

吴国不用人粪
, “

谓粪种之物
,

人不食也
。 ”

O

当夫差被越兵击败
,

在败退途中
,

饥揭难忍
,

吃了人粪浇灌的生瓜
,

可能从此开始人类肥田
。

战国时
“
多粪肥田

” ,

主要指用兽骨汁或骨灰施田
,

对人畜粪田认识仍然不足
。

到西汉时
,

南

方人民 已经开始用人畜粪肥田了
,

如广西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出土陶屋是
“

干栏式
”

建筑
,

上面

住人
,

下面关牲畜
,

屋为曲尺形单间
,

有一扇门半掩
,

门后地板穿一方孔
,

构成主人厕所
,

楼下为猪圈
,

有猪五头 , 广东南海县平州马祠堂山三号汉墓出土陶屋
,

后室右侧上端楼阁辟

一小间为厕所
,

下为猪舍 ; 4 号墓陶屋也是如此
。

0 可见岭南 已经用人粪施肥
。

长江下游的江

南更是如此
,

但
“

以火烧田
”

L的方法仍然保留下来
,

两种方法可以互相补充
。

选择 良种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条件
,

春秋时吴越两国都懂得栽种水稻要用 良种
,

如
: “

二年
,

越王粟稳
,

拣择精粟而蒸
,

还于吴
,

复还斗解之数
,

亦便大夫种归之吴王
,

王得越粟
,

长大

息
,

谓大宰豁日
: `

越地肥沃
,

其种甚嘉
,

可留使吾民植之
。 ’

于是吴种越粟
,

粟种谷而无生者
,

吴民大饿
。 ”

O 文中所说
“

精粟
” , “

其种甚嘉
”

指 良种
,

吴越两国都懂得栽种水稻
,

必须要选择

良种
。

秦统一后
,

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
,

秦律规定
: “

种 : 稻
、

麻亩用二斗 大半 斗
”

L
,

而且

粮食种籽要经过挑选
, “

县遗麦以为种用者
,

毅禾 以减 (藏 )之
”

L
。

西汉时
,

民间对种籽挑选

更为重视
,

如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陶仓里存有稻穗四束
,

穗长约 1 8
.

5厘米
,

每穗平

均有 51 颗稻粒
,
品种为粳稻L

,

这些显然是作为优 良品种保留下来的
。

由以上可以得知
,

秦汉时江南的水田农业还是由粕耕向牛耕的过渡时期
,

粗放农业已经

向精耕细作过渡
。

秦汉时
,

北方以种植小麦
、

粟
、

寂
、

高梁等耐早作物为主
,

也种植水稻
,

但江南人民栽

培水稻的技术要超过北方
,

如《史记
、

河渠书》记载
: “

河东渠田废予越人
,

今少府 以为稍入
” ,

《禁隐》云
: “

其田既薄
,

越人徙居者习水利
,

放与之而稍少其税
。 ”

越人是会稽郡 人 民
,

汉武

帝时被迁徙到河东
,

政府把河东渠旁的水田租给他们
,

由他们发挥种水稻的专长
,

河东地区

在春秋已经开始种水稻
,

但当地人民种稻技术显然不及越人
。

秦汉时
,

江南水稻产量要超过北方
。

如战国时
,

北方早田亩产 85 斤
,

汉 初 亩产 60 斤 (一

百 )
,

汉武帝时亩产 13 2斤到 1 98 斤L
。

江南水稻产量要接近北方
,

如
: “

一人 礁来而 耕 不 过 十

亩
,

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四亩
,

妻子老弱仰而食之
,

时有滓早灾害之患
,

无 以给上之征赋

车马兵革之费
。 ”

L汉初北方农民
,

一家五口
,

耕百亩之田
,

生产粮食 150 石
,

才 能 勉 强 温

饱
, “

不幸疾病死丧之费
,

及上赋敛
,

又未与此
。 ”

L而江南农民只要耕种十亩即可糊口
,

所以

南方水稻亩产量是接近或超过北方亩产量的
。

西汉水稻亩产量究竟多少 ? 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中进行一些推算
,

以补文献之不足
。

如

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陶仓
,

仓里储存稻穗长约 1 8
.

5厘米
,

每穗稻谷平均有 51 粒
,

据此

有人认为
,

西汉古稻
“

单位产量就可能不到现代产量的一半
。 ”

L当今南方水 稻 亩 产 80 0斤 到

1 0 0 0斤之间
,

那么西汉时亩产量在 3
、

40 。斤之间
。

这样的亩产量只能是个别高产田
,

不可能反映

一般亩产量
。

再从该墓出土 7 号木犊考查
,

该犊所记市阳里田租共 53 石 3斗 6升半
,

裘锡圭同

志据此推算出
,

每亩租为五升L
,

汉初是三十税一
,

每亩产量为一石五斗
,

折合为 ” 市斤
。

可

见
,

南方水稻产量接近北方早田亩产量
。

西汉时
,

长江下游的会稽郡的水稻亩产量不得而知
,

但粮食自给有余是无疑的
。

如汉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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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湃为吴王
,

治广陵
,

统辖 3郡
、

53 城
,

占地三千里
,

他 以末养本
, “

然其居国以铜
、

盐故
,

百姓无赋
,

卒践更
,

辄与平贾
” , “

吴王专山泽之饶
,

薄赋其民
,

娠赡穷乏
,

以成 私 威
” 。

刘

澳从经营铜
、

盐等手工业生产中得到大量收入
,

免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
,

激发了他们的生产

积极性
,

使得
“

国用富饶
”

@
,

国富民众
,

粮食自给有余
。

所以
,

汉武 帝 统 治 时 期
, “

是 时

山东被河灾
,

及岁不登数 年
,

人 或 相食
,

方二三午里
,

夫子怜之
,

今饥 民得 流 就食江
、

淮间
,

欲留
,

留处
,

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
,

下巴
、

蜀粟以振焉
。 ”

⑧北方人民流徙到江
、

淮

间就食
,

证明该地区的粮食自给有余
,

后来北方南下饥民太多了
,

汉武帝才下令从 巴
、

蜀调

粮食来接济
。

当然
,

我们并不否认江南和南方地域广阔
,

地区之间的差别
,

一些落后地区仍然推行粗

放的耕作方式
,

是无庸置疑的
,

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
,

否认或低估江南先进地区的生产状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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